
在忠实去世的那几天，因为太悲伤，也因为

参与着要料理他的后事，时间紧张，我是在撰写

挽联时，挽联的注解部分被人拿去发表了。也就

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短文。在短文里我引用了两

句古语：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忠实确实是

这样，伟大的灵魂都是这样，像月亮一样，落下了

仍在天上。在他百日那天，一帮朋友以诗文朗诵

的形式追思他，我是参加了，今天我们又聚集一

起，以朋友的名义，以读者的名义，以文学的名义

怀念他。

凡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大作为大贡

献的人，我们都要纪念他，都要为他修一座庙

的。忠实的这座庙，虽然真砖真瓦的还没有，但

是，它已经建在了我们的心里。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关中出了好多先贤，

比如李仪祉、于右任、杨虎城，比如石鲁、柳青，他

们都是国之栋梁、民族精英。忠实的出现，使这

一条清流延续，他的七十四年是辉煌的，光荣的。

忠实是极其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立德立言，他的立德，在

于他有大政治的情怀，即爱国爱民，天下意识，信

仰坚定，扶贫助弱，热心公

益，行为刚毅，敢思考，能担

当。每当读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就想到忠实。

这话并不是我在忠实去世后说的，忠实还活着的

时候我也这么说过。张载和忠实都是关中人，他

们配得上正大人物这种称号。他的立言，在于终

其一生都在宣传弘扬中国的文化，他的《白鹿原》就

是一部文化的皇皇巨著。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必

有它的浓笔重彩。正是他的立德立言，时代不会

忘他，社会不会忘他，他的人格和文字魅力永在。

忠实的立德是如何完成的呢？忠实的立言

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我们在怀念他之际值

得我们追问和深思，从而给我们以启示。回想与

他交往的几十年间，他是有“中信沉毅之质，明达

英伟之器”，凡是在党和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他从来都是清醒地自觉地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他的政治嗅觉，他的大局观，他的勇于担当，我是

敬佩不已。而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在对待业余作

者的扶助上，他又是宽厚的长者，不厌其烦，古道

热肠，这更让我自叹不如。从当年我们一块组建

群术文学社到后来的陕军东征，在作协一块工

作，他视文学为神圣，对创作的刻苦和认真，我是

亲身体会的，读他为《白鹿原》所写的创作笔记，

我曾经感叹过他为文学倾注了那么多心血，隐忍

了那么多委屈和寂寞，下了那么多苦功夫，感到

了我自己的种种不足。忠实的为人为文让我们

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他是朋友，他是长者，他是

我们永远的榜样。

忠实离去了，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我们怀

念他，纪念他，就是要把这份为人为文的巨大遗

产承接下来，扩大开来，把陕西的文学搞好，把我

们的创作搞好。

（本文系贾平凹在“纪念陈忠实座谈会”上的

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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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市境

内，最高峰海拔一千八百一十九点九米，是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

园、5A级风景名胜区，因玉京、玉虚、玉华三

座山峰宛如道教上清、玉清、太清三位尊神

列坐群山之巅而得名。《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二○○五年推选三清山为“中国最美的

五大峰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三清

山申遗时组织的中国和美国地质专家一致

认为三清山是“西太平洋边缘最美丽的花

岗岩”。

三清山是名山中的后起之秀。尽管她

已存在亿万年，与毗邻而立的黄山同属花

岗岩地貌，由于早年的交通不便等原因，深

藏群山之中未为人识，就连明代著名的地

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三百多年前到了上

饶 的 龟 峰 ，到 了 邻 近 的 黄

山，却与三清山擦肩而过。

然 而 ，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以

来，特别是二○○八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遗

产大会认定为世界自然遗

产以来，三清山以其奇峰怪

石、古树名花、珍禽异兽、流

泉飞瀑、云海雾涛，给世人

惊艳之美。

我初识三清山，是二○○四

年，从抚州慕名而来。后来

在 上 饶 工 作 ，由 于 工 作 关

系，来三清山次数就多了起

来。尽管二十多次来到三

清山，但每次都有欣喜的遇

见，每次都有一种与老朋友

重逢的感觉。

如果不是只钟情于走

原始山路的“发烧驴友”的

话，作为一般的游客和休闲

而言，乘缆车上三清山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既可节省宝

贵的时间和体力多看看，又

可在空中一览三清山有别

于其他景区的美丽，俯瞰缆

车周边和下面众多的山峰、

奇石、原始森林、云雾和山

花的海洋……

三清山一年四季都是

美的，然而，若是春末初夏

时节来到三清山，你会被这

里 漫 山 的 杜 鹃 花 海 所 震

撼。每年这个时节，伴随着

季节变换和气温上升，自山麓到常年云缠

雾绕的山巅，依次逐渐盛开着美丽鲜艳的

猴头杜鹃，在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上，那一簇

簇、一片片，浅红色的、深红色的还有紫红

色的，漫山开放，姹紫嫣红，形成三清山特

别美丽的景观。此时的三清山，游人如织，

赏花踏春的人们络绎不绝。

奇峰怪石是三清山最具代表性的特色

之一。来到三清山的人们，无不为三清山

星罗棋布、举目皆景、极具震撼和审美感的

奇峰怪石所感叹、所惊奇。在游人都喜爱

的三清山众多的山石景观中，又以女神峰、

巨蟒出山、观音赏曲、国画山、万笏朝天、玉

女开怀、猴王献宝、企鹅献桃、三龙出海、老

道拜月等景观最具特色和标志性。

令游人欣喜的是，三清山在外享有盛

誉的许多景点，除了几座主峰外，女神峰、

巨蟒出山等大多都环绕在两小时左右的精

品线路附近，这不能不让人称奇叫绝。

女神峰，又称司春女神、东方女神。在

三清山金沙服务区乘缆车沿索道上山，再

步行栈道而上一个小时左右，你会发现，在

群峰环抱之中，巨松群衬映着一座高达八

十六米的巨石，犹如一位秀发披肩、端庄典

雅的东方女神，充满爱心地凝视着前方，她

就是有名的女神峰。亿万年来，无论春夏

秋冬、日出星起，女神都端坐山巅，把春色

和爱意洒向人间。传说玉帝把她封为“司

春女神”，世间的人们视她为东方女神，是

春天的化身、爱情的象征。

与女神峰相映成趣的是，在距她不远

处，仅隔着一条山谷，一座垂直高度一百

二十八米的柱形巨石拔地而起，就像一巨

大的蟒蛇雄赳赳破山而出、直插云端，这

就是三清山又一著名景点“巨蟒出山”。

抬头仰望，你会为它那呼啸而起、昂首屹

立的磅礴气势所震撼和感染，一种奋发之

情油然而生。

在三清山，女神与巨蟒亿万年相依相

伴、岿然屹立。站在女神峰与“巨蟒出山”

前，人们常会浮想联翩，为眼前的景象深深

地折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造化出如

此精彩、生动的景观。女神与巨蟒是宇宙

天地阴阳和谐、三清

仙 道 天 人 合 一 的 象

征，又是三清山人间仙境最具代表性的标

志性景观。

在去女神峰的山道上，还有一处值得

一提的小小人文景观，那就是名叫“三清翠

苑”的一间茶舍，游人们喜欢叫“三清茶

舍”，由于山高茶香、价格适宜，再加上茶舍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又好，常常让游人津津

乐道。三清山管委会在严管景区建筑的同

时，为了方便游客，在栈道连接“巨蟒出山”

和女神峰的拐弯处，特许设了这个“三清茶

舍”。茶舍是木板搭建的结构简单美观的

小平房，内有两张茶桌，门口挂了两个红灯

笼。游客经长途跋涉汗流浃背地来到山

上，偶见万绿丛中一茶屋，茶香悠悠远远地

扑鼻而来，感到非常欣喜和惬意，大有一种

“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感觉。

由于在大山深处，茶舍

工作人员并不多。我多次

上山，常常遇见的是服务员

阿静，一个可爱文静、脸上

常常挂着微笑的女孩。据

说有一次北京有个剧组在

三清山拍摄电视剧，导演在

此喝茶时不经意间一眼看

中了她，临时起用阿静做演

员，专门增加了一些新的剧

情，戏还不少。

有时游客在三清茶舍

也能遇到老板娘阿莲——

阿静的小姨。阿莲四十来

岁，善良清秀、热情大方。

因 为 在 此 喝 茶 小 憩 ，更 因

多 次 来 三 清 山 ，我 也 遇 到

过阿莲几次。由于是老熟

人 了 ，我 和 阿 莲 有 时 会 聊

聊天、拉拉家常。

阿莲是福建人，原是武

夷山博物馆一名讲解员，一

次偶然的三清山旅游，让她

喜欢上三清山，萌生了来三

清山发展的念头。几次考

察之后，二○○三年阿莲便

和丈夫一道，举家来到三清

山安家落户。如今阿莲夫

妇在三清山下租赁山林一

千七百余亩，作为茶叶生产

基地，生产三清红茶，并经

营了包括三清翠苑茶馆在

内的几家茶（餐）馆。我问

她，你远离家乡来到三清山

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的风景、这里的优惠政

策，还是其他？她莞尔一笑道：有这方面的

因素，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人好。听了她

的话，我内心不觉一暖。是啊，一个地方人

好，才会觉得这里山也好、水也好、风景也

更美。十三年的三清山生活，让阿莲在不

知不觉中爱上了三清山。“这是缘分。”阿莲

说，“我现在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三清山山民

啦！”说这话时，看得出阿莲自信的脸上露

着灿烂的笑容和心灵有所依的归属感。许

多到三清山女神峰旅游的人，常常会在“三

清翠苑”茶舍歇歇脚、喝喝茶。这里，既可

以欣赏大自然的女神峰美景，又可以感受

阿莲、阿静冲泡的三清红茶飘出的清香和

温馨。

让游人流连忘返的除了女神峰等景点

之外，还有三清山极佳的生态环境。三清

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点一，有

华东黄杉、南方铁杉、红豆杉、中国鹅掌楸、

猴头杜鹃等两千三百七十三种高等植物，

有云豹、黑熊、黑麂、黄腹角雉等一千七百

二十八种野生动物。而小松鼠、画眉鸟、黄

腹角雉、黄鹂鸟等则是游人经常遇见的。

记得一次周末，我陪同远道而来的客人到

三清山，在西海岸栈道上，多次路遇画眉鸟

和小松鼠，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不仅不害

怕，还时不时在我们身旁出现，似乎在引起

你的注意。看到画眉鸟和小松鼠愿意跟我

们亲近，我们顿时起了兴致，赶忙掏出随身

带的一些坚果、饼干之类的食物给它们

吃。同行的景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因为

三清山实行了多年的动植物严格保护措

施，植物生长茂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

种景象在三清山常常能看到。

三清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

公园，其花岗岩地质地貌与生态的完美结

合，向世人展示着无与伦比的大自然的

美。有位多次到三清山的朋友问我，不论

是晴天还是云雨天，也不论是春天看花还

是冬天赏雪，三清山怎么都这么美？还有

一位远道而来、第一次到三清山的朋友说，

来之前就听说三清山风景好，没想到这么

美，下次一定陪家人再来。

还想再来，或许，这就是人间仙境三清

山的魅力所在。

立秋了，早晨的雾气把家乡的田野、村庄笼

罩在一起，呵护着、温暖着，这是最有希望的一个

季节。枝头沉甸甸的枣子开始慢慢褪去青涩，脸

上的红晕一圈圈在蔓延，羞答答的，犹如待嫁闺

中的女子。当漫山遍野的山花轰轰烈烈吹响唢

呐的时候，就到了她们出闺阁的时刻。

我心中的村庄，与爷爷有关，与爷爷的土地

有关。爷爷在，村庄的轮廓就格外分明，色彩就

格外温暖。记得最真切的一件事是，有一天，爷

爷从集市上给我和姐姐买回来两件毛呢外套，我

的红色，姐姐的绿色，鲜艳的、纯粹的、时尚的色

彩。在当时的农村，不过年不过节买回来这么两

件新衣服，在我的心里就是宝贝。这些“宝贝”是

爷爷辛勤劳动、种地耕田换来的。

爷爷六岁没了爹、七岁没了娘，与三个姐姐

相依为命，长大后，毅然把

家里的几亩薄田典当出去

供自己读书。学成后，先后

在 村 里 当 老 师 ，乡 上 当 干

部。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特殊时期，干部每月的

工资实在无法养活七个尚

未成年的孩儿，他再次毅然

从乡上辞职，回乡务农。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爷

爷，开始从土地中要生存。

自留地里种下了和我同岁的一棵棵小枣树

苗，奶奶用木桶背水，从早晨背到黄昏，换来了一

片郁郁葱葱。枣树栽在梯田里，到了春天，爷爷

就一锨一锨把土地翻松，然后站在地头，抽着旱

烟锅，在烟火一明一暗中规划着春天的蓝图。梯

田里枣树底下还能种庄稼，第一排绿豆，第二排

豇豆，第三排糜子，第四排谷子，第五排南面是红

薯，北面圪崂地种些花生，“过年娃儿们有些吃

食。”种红薯、花生的地头再种一些南瓜，“南瓜子

秋后寄给外地的女儿们。”剩下一小段梯田，种上

黄萝卜、白萝卜，八月十五和过年，萝卜肉馅饺子

是陕北人回味无穷的思念。萝卜最后还会结籽，

和豆荚一样。爷爷会在村里唱戏的时候，卖掉剩

余的萝卜籽，接下来的日子，饭桌上就肯定会有

香喷喷的猪肉了。

后来孙子们渐渐长大了，种糜子的地就少了

一半，用来种西瓜、甜瓜。

西瓜越长越大，绿油油地滚

了满地，贪吃的鸟儿已经闻到了甜瓜的香味，偷

偷在一个上面啄开了小洞，被除草的爷爷发现，

弯腰一扭，用衣服襟子一擦，递给了跟在屁股后

面的我们。“鸟儿吃过的是最甜的。”爷爷说，我们

早已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未成熟的西瓜，用土

掩埋一半，露出一节墨绿的身段，惹得我们天天

敲敲这颗瞅瞅那颗。有一天，爷爷发现了一颗越

长越大的西瓜，可是老不见熟，就藏在了山水冲

开的渠里，用西瓜叶掩盖住。可还是被淘气的小

伙伴发现，砸开后却发现是生的，扔得满地。爷

爷发现后心疼极了，从此再没有种西瓜。但是甜

瓜还是有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从

地里回来的爷爷就会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香透顶

的甜瓜。

任何时候创造总会给人带来惊喜。自留地

旁边的坡下面有一个荒草坑，爷爷铲开一条只能

容一人的小路，下去，铲掉荒草、荒树，留下一棵

结桑果的桑树，留下一棵健壮的酸枣树，嫁接成

一棵牙枣树。后来，新疆的亲戚送给他几颗大

杏，肉厚核甜，他留心种了几颗杏核，没想到几年

后，活了两棵，竟然是不同品种的两棵杏树。从

此，令我们欣喜的是五月吃桑、六月吃杏、八月吃

枣，这小小的羊肠小道通向的竟是一个小小的果

园和意外的惊喜。尝到甜头的爷爷，开垦出无数

的荒坡、荒岭，他总是先铲掉周围的圪针、除掉白

草，然后翻土、去除杂草，最后倒上两袋羊粪，一

片肥沃的土地定是会在秋天收获到黄澄澄的谷

米或是胖乎乎的土豆。他娴熟的手法、老到的眼

光，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着土地的神话。

秋天来了，土地是热热闹闹的。绿豆黑长的

豆荚、豇豆粉嫩的豆荚在人们一遍一遍地采摘

中，颗颗饱满、噼噼啪啪地被装进了坛子里。玉

米的外衣还没有脱掉，绑在一块，调皮地骑在门

口的那棵大树上，一串比一串爬得高，跟比赛似

的。南瓜和红薯整整齐齐地码在窑掌后的柜顶

上，成为最时尚的装饰品。谷子、糜子沉甸甸的

谷穗压弯了人们的腰，铺在场院里。午后“个蛋

咕咕、个蛋咕咕”母鸡炫耀的声音和“啪嗒、啪

嗒”打连枷的声音是秋天最悦耳的音乐，是丰收

的喜悦，是热闹的乐章。从土地里收获的一嘟噜

一嘟噜的花生，装在一个篮子里，被妈妈挂在屋

檐下晾晒。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偷偷拿棍子戳开

一个窟窿，仰着头等待偶尔掉落的一颗颗白生生

的花生。

最热闹的是收枣。漫天遍地的红枣终于等

来了迎接她们的新郎。枣儿扬起红色的脸庞，一

个个化好了精致的妆容，褪去绿纱，换上成熟的

黄裙，把最香甜的吻送给迎接她的新郎。收枣的

场面轰轰烈烈，最多时，要用三四十号人来完成

这场盛典。打枣的是英雄，只可温柔，不可野蛮，

只见他站在高高的树杈上，

抡起竹竿就是哗啦啦一场

红雨。你背他扛，每每忙到

华灯初上时，盛典才落下帷

幕。院落里家家户户拉起

了灯，对面山道上若隐若现

的马灯在滑行，呼哧呼哧、

嘻嘻哈哈，紧张而忙碌、热

闹而欣喜，整个村庄迎来了土地的新娘。于是，

家家户户的房顶、院落都端坐着典雅的新娘，空

气中都飘浮着甜蜜。

爷爷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人生中最后拥有的

两块坝地。全村的坝地只有四五块，爷爷一举买

下了最好的两块，一签十年。爷爷信奉的是家中

有粮心中不慌，坝地相当于水田，旱涝保收。站

在村头就可以瞭到那两块黑茂茂的庄稼地，能种

玉米、蓖麻，这两种都属于经济作物，能增加家庭

的实际收入。肥沃的土壤上，蓖麻长得能让我们

小孩子坐在上面荡秋千，玉米叶子挡得行人都看

不见路。这两块坝地是全家经济来源的支柱，是

全村人艳羡的目光。

直到有一天，爷爷佝偻的背影再也去不了他

的每一块土地，我开始意识到爷爷老了。再后来

我到外地求学，那茂盛的长满庄稼的土地以及村

庄渐渐走出了我的视线，在我的背后延伸。

寂静的早晨，雾气满天的秋天，蓬勃生长的

土地，握着锄把站在地头的爷爷，等待收获的村

庄，在我的心里凝成了一幅水墨画。

母亲走了十年了。她是二○○七年十月一

日晚上九时四十分离开我们的，到今年正好十个

年头。

这十年，我虽然时不时想起母亲，我这个几

乎从不做梦的人，前几天还第一次梦见母亲，但没

有给母亲献上一个纪念文字。每年春节回去给母

亲上坟时，都要路过母亲的姐姐、我们的姨娘家，每

一次我都不敢多停留。因为姨娘坐在火盆旁边的

时候，和暮年的母亲，完全一个模样。看到姨娘，我

就会忍不住想起母亲，就会忍不住悲上心头，想着

母亲能够再回到我们身旁该有多好！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这是我想起母亲时

最深刻的印象。自打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好时，

不是从早忙到黑，而是从起床忙到入睡。而她起

床从来都是天刚刚亮，从来都是家里最早的。母

亲多次跟我们说过，姥姥在她两三岁时就生病离

世了。她还不满六岁开始，

就在灶台旁垫两块砖，勉强

够得上掌勺炒菜，给姥爷和家里人做饭。我十来

岁时，还是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家里劳动力不多

而吃饭的人口并不少。父亲微薄的工资不够补

贴家里兄弟姐妹上学、读书、买粮食等开支，每年

母亲都要养两头大肥猪，一头卖给食品站用于家

庭开支，一头留着过年。为了养好大肥猪多换

钱，我就不止一次和母亲哥姐一起，早晨四点起

床，趁着月色和微曦的亮光，步行到十多里外的

大山上去打猪草。每次都要饿着肚子到下午两

三点钟才回家。母亲背的、挑的都是最沉的。而

一进门，她又得生火做饭给我们填肚子，没有片

刻稍歇。直到二○○三年九月，我把她和父亲接

到县城，在哥姐他们家轮流常住后，她才开始慢

慢停歇下来。

母亲是一个无我的人。母亲一辈子都在牵

挂子女、牵挂亲人、牵挂邻里、牵挂朋友。二○○

七年十月一日，二哥给我和大哥打电话，说母亲

状况不好，无论如何必须当日赶回家里。待我们

飞机抵达南昌刚走出机场时，大概母亲知道我们

平安到达可以放心了，才咽气走了。小时候家里

经济困难，偶尔过节改善伙食吃点好的时，没有

一次不是先父亲然后我们兄弟姐妹，最后到她，

基本上就没有剩下了。家里兄弟姐妹到了结婚

年龄，只要没成家，就是她每次见面都要絮叨的

主题。有了下一辈后，她又开始了新的惦记。每

有亲朋好友来家，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就

连她的离开，都是生怕给大家添麻烦，选择在了

国庆长假期。办完她的葬礼，丝毫没影响大家的

工作。

母亲是一个慈悲的人。母亲有一颗菩萨心

肠，从小就教育我们“蛇虫蚂蚁也是一条命”。周

边村子人说起母亲的善心，没有不交口称赞的。

即使再困难，只要有路过家门口的乞丐，母亲从

来都是毫不犹豫给他们伸出来的碗装得满满

的。亲戚邻里需要救急时，母亲从没吝啬过，都

予以帮助，尽管自己也不宽裕。我住北京西三环

花园桥时，母亲拿着一个铁桶，从一楼到五楼把

楼道楼梯的栏杆擦得干干净净。当时，她已经有

些腿脚不便了，空手从一楼爬到五楼都有些吃力，

却干起了这种城里人视而不见、谁都从不去做的

事情。当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憨憨地

一笑，说：“这样大家靠着栏杆就不会弄脏衣服。”

母亲是一个简朴的人。我是家中老小，母亲

有我时年近四十。我上有俩哥俩姐，“文革”和人

民公社时期，我们这样的家庭，经济和生活上是

相当艰难的。在我记忆中，从没见母亲主动为她

自己花过钱。母亲的衣服鞋子，常常是补了又

补，缝了又缝。花钱在自己身上最少的，就是

她。母亲以弱小之躯，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养家，

常常像男人一样挑粪、砍柴、双抢、上工地，是我

们生产队工分最高、出勤率最多的几位妇女之

一，却连鸡蛋也不舍得吃一个补补身子。即使到

了晚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工作，都过上了温

饱的日子，父亲也有退休金足够他们养老，母亲

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几十年的辛劳和超负荷付出，早已摧残了母

亲的身体。到了晚年，母亲疾病缠身。临走前的

最后一两年，母亲已不大能走动，又患上老年痴呆

症。二○○七年元宵节，是母亲在世的最后一个

生日。我恰好从境外工作调回，还在休假期间，于

是返乡去看望老母亲。她已不认得我们兄弟姐妹

了，见了面只是哭。我想，母亲心里是清楚的：我们

都是她最亲的人。她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她希

望能有更多时间陪伴老父亲和我们一起走下去！

母亲一生，只是一个极平凡的农村女性，没有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她

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能人伟人。母亲用她辛苦劳

作、勤俭持家、慈悲为怀的一生经历教导我们：要做

一个诚实的、勤劳的人，要做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的人，要做一个遵规守矩的人，要做一个努力向

上的人，要做一个一辈子挺直腰杆不亏心的人。

母亲一辈子是个朴素的人，所以我要用平实

素朴的文字来怀念她。在我们心中，母亲和我们

永远同在，母亲从来就不曾走远。

人
间
仙
境
三
清
山

黄
晓
波

怀念陈忠实
贾平凹

一幅永恒的水墨画
宋红红

母
爱
无
声

王
思
平

乡村情感

凭海临风

东方女神 黄晓波 摄影


